
“红蜻蜓，蓝蜻蜓，翅膀系着美丽的虹。”很多市民小时候在农村经常
看到蜻蜓。有这么一个人，小时候就迷恋蜻蜓，大学时虽然学的是化学，
但始终没有放弃对蜻蜓的喜爱，攻读博士时又追逐蜻蜓、研究蜻蜓。几
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国内外，采集了许多蜻蜓标本，发现了蜻蜓新种36
个，建立新属1个，出版了5本专著。他就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的张浩淼。

记者：“蜻蜓点水”是大家都熟悉的
一个成语。经常会看到蜻蜓在水面飞
行时用尾部轻触水面。这是为什么呢？

张浩淼：蜻蜓点水，实际上是蜻蜓
在向水中产卵。蜻蜓一生要经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产卵，第二阶段就是
幼虫在水下生活，第三个阶段是蜻蜓
飞行阶段。另外，也有的蜻蜓会把卵
产在水附近的植物或朽木上。

记者：蜻蜓看着都差不多，是如何
区分的呢？

张浩淼：通常所说的“蜻蜓”，实际
上包括了“蜻蜓”和“豆娘”在内的所有
蜻蜓目成员。在蜻蜓中又有明显的

“蜻”和“蜓”之分。
身体纤细，体型较小，前翅和后翅

形状相同；休息时翅合拢竖立于背
上；头呈哑铃型，两个复眼相距很远。
这一类称之为“豆娘”，学名叫做“蟌”。

身体粗壮，体型较大，前翅和后
翅形状明显不同，后翅在基方明显加
阔；停歇时翅膀伸开；头部呈圆形或
椭圆形，具有特别发达而巨大的复
眼，两个复眼在头顶连接或者相距很
近；面部很发达，隆起很高。这一类
称之为“蜻蜓”。“蜻”和“蜓”的区分就
比较复杂了。

记者：研究蜻蜓有什么意义？
张浩淼：蜻蜓，可以说是一种监测

水域生态系统健康以及水环境质量的
生物。蜻蜓可以有效地评估蜻蜓栖息
地的环境质量。

捉蜻蜓是他最喜欢的事情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看到，在张浩淼的桌
子上，摆放着《中国蜻蜓大图鉴（共2
册）》《蜻蜓飞行日记》。

关于张浩淼与蜻蜓的故事，要从
他小时候讲起。在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正在河边追
逐蜻蜓，旁边一位中年男子坐着钓鱼，
这个小朋友就是张浩淼，而钓鱼的是
他父亲。他们家旁边有条河，一到春
天，蜻蜓便从河里冒出来，这让他觉得
大自然非常神奇。

到了小学、中学，他始终保持着对
蜻蜓的喜爱。放学后，他会和小伙伴
跑去捉蜻蜓，捉回来后玩玩又放掉，这
成了他成长中的一大乐趣。蜻蜓的幼
虫称为稚虫，生活在水中，体色暗淡，
不仔细找的话还有点难发现。

中学时，他会瞎捉摸怎么制作蜻
蜓标本，如何风干，如何保留蜻蜓的颜
色，怎么让标本好看。

记者问：“中学时，课业压力很大，
会影响你的学习吗？”

他笑着说：“虽然课业很重，但不
能阻止我出去寻找蜻蜓的决心，这个
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的。你特别喜欢
做的事情，不管再累再苦再忙都会坚
持下去。我想，抓蜻蜓便是我最热爱
的事情了。”

大学时寝室里蜻蜓飞舞

高考填报志愿时，家里人对昆虫
学不了解，怎么都想不到还能以爱好
蜻蜓、研究蜻蜓为职业，反对张浩淼填
报生物学或昆虫学。后来，张浩淼被
大连工业大学化学工程专业录取。大
学期间，他经常出去捉蜻蜓，或者从河
里捞一些蜻蜓幼虫回来，放在鱼缸里

养，成虫后，这些蜻蜓翩翩起舞，
书桌上、阳台上到处是。一两

天后，这些蜻蜓就飞走了，回归
到大自然中。
有点遗憾的是，当时大连的蜻

蜓种类非常少。于是，张浩淼就把希
望寄托在北京地区。在春夏时节，他
经常往返于大连和北京之间寻找蜻
蜓，只为看见一些好看的蜻蜓。制作
蜻蜓标本一直存在一个难题：由于无
法保存蜻蜓细胞内的色素，制成标本
后，原有的鲜亮颜色往往变成难看的
灰暗色。他利用所学的化学知识，找
到了一种方法，能够将蜻蜓原本的颜
色“凝固”下来，这项独特的技术使得
他的标本非常漂亮。

2006年，张浩淼有幸结识了中国
蜻蜓学家江尧桦。江尧桦先生给了他
很多帮助和鼓励。2008年，他成功转
行，考取了华南农业大学的博士研究
生，研究方向正是他一直痴迷的蜻蜓
研究。

蜻蜓研究是他毕生工作

博士毕业后，张浩淼来到了中国
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一直从事蜻
蜓研究。野外采集标本并非一帆风
顺，而是充满未知的风险。2012年的
一天，他们在大理苍山科考，由于高山
缺氧，忙碌半日后他突然感到手脚发
麻，然后浑身抽搐、呼吸困难。事情突
发，同事李斌不顾一切地背着他往山
下跑。

张浩淼后来谈到，他当时很绝望，
也曾痛苦挣扎，不知道李斌背了他多
久才联系上了大部队。之后，他和李
斌成了好兄弟。

“野外考察还是很辛苦的。”他说，
白天要在溪水边、河边捕捉蜻蜓，然后
小心翼翼地放在塑料盒里，进行贮存
和风干，晚上还要制作标本、录入数
据。一次又一次的艰辛野外考察，才
得以换来丰富的蜻蜓标本和数据。张
浩淼说：“我们在云南记录到了450多
种蜻蜓。每年科学考察中也会发现新
种、新记录种。至今我已经发现了36
个蜻蜓新种，建立新属一个。我们推
测云南有500多种蜻蜓。”

2019年，张浩淼出版了专著《中
国蜻蜓大图鉴（共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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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博士”
发现36个新种
出版5本专著


